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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文学评论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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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愿意承认曾经有过当作家
的理想，小时候没有，长大后也没有，直
到如今，我依然不敢想象，我怎么就能
如此轻易地把“作家”当成了一种触手
可及的理想？我不敢称之为“理想”。因
为我总是觉得，当需求和欲望被赋予

“理想”的帽子后，一切就变得太过远
大和崇高了，我有一种对“作家”这个
称谓不敬的自愧。我宁愿用“混口饭
吃”这么低贱的说法来描述我所从事
的工作，这是我对文学以及创造文学
作品的人——也就是作家，发自内心的
无限敬畏。

我想，我可以把自己叫做“文学爱
好者”，虽然这个称谓已经被用烂，但我
找不到更好的说法。那些在书展上排队
请著名作家签名的人都可以叫文学爱
好者，尽管他们也许不会把那本扉页上
有着作家手写大名的书读完。我得让自
己与他们撇清关系，最好的证明就是，
我从没有买过一本书然后请作者在书
上签下大名，在我还没有写作时，以及
开始写作之后，都没有。但我从不认为，
这是我对作家不尊重的表现，绝不是。相反，因为那些打动
我、震撼我的文字，令我无法释怀地陷入某种必须“远离”
的情感困境。因为敬畏，不敢靠近。

当我与王安忆老师面对面交谈时，我不敢叫她替我在
《长恨歌》的扉页上签个名；当我在某次文学交流会中和余
华邻座时，我不敢拿出一本《活着》请他写下他那笔画简单
的大名；当我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奈保尔专场中近距离看
着这位苍老的大师时，尽管我手里始终捏着那本《米格尔
街》，却半步都不敢走近他……我无法解释这种被朋友们
称之为“自闭”的心理症结，我想，我只能说，因为太爱了。
爱让我胆怯，爱让我不敢承受，或者说，没有资格承受。我
总是在想，我有没有资格？当人们把我称为“作家”的时候，
当人们把我写下的文字叫做“文学”的时候，我总是质疑我
的资格。

我一边质疑着自己创作文学乃至谈论文学的资格，一
边不可自控地对文学趋之若鹜着。有一天，我在一位微信
朋友的转帖中看见一篇文章，忘了作者的名字，也忘了文
中的原话，只记得大意是：写作者总是强调自己的创作属
于纯文学，那是一件矫情而又可笑的事情。我忽然有一种
被戳到痛处的感觉，如同一个从未拥有过一样真货饰品的
女人，有一天终于戴上一枚金戒指，便时刻想要告诉别人，
这是真金的。

你为什么要戴戒指？是为告诉别人，你也拥有货真价
实的金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最好不要把这称之为理
想，那只是欲望而已。所以，我得把自己叫做“靠写作混口
饭吃”的人，这样我才会心安理得一些，这样才不会让我担
心因了我的加入以及存在而折损了文学的纯度和重量。

5年前，一位前辈作家在读了我的中篇小说《哭歌》后，
写了一篇评论，我在那篇评论中看到很多鼓舞人心的赞
辞。当时我想自谦一下，可我在邮件中回复那位前辈的话
却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我的得意神色：我愿意写出让读者喜
欢的小说。

老作家回答：别为读者写，先想着写出自己心里的东
西吧。

这位前辈作家如今已经过世，我从没有见过他的面，
但那一次他在电子邮件里对我温和地揭露，让我从此记得
自省，我写作是为什么？

我拒绝为我的写作赋予宏大堂皇的可以称之为理想
的冠冕，我不觉得我已经有资格这么说。可我又是一个从
事写作10年有余的人，我该如何谈论我与文学的关系？这
么说吧，我是一个患上单恋的人，我爱上了别人，我确信这
种爱已经到了一定深度，因为爱情，我变得妄自菲薄，爱会
让人低到尘埃里。这就是我从 2002年开始写作以来，至今
无法抹去并且大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趋势。

爱情从来不会让人驾驭，而人们总是被爱情驾驭。一
如文学，究竟是文学创作了作家，还是作家创作了文学？这
是我越来越不敢断言的话题。

很难预测哪一天我才敢于以文学为理想，现在我只是
一个靠写作混口饭吃的人，我希望我可以混得好一些。

以形式的特异在美国引人瞩目的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有
一篇小说《独特》，“然而，我们一直试图找寻我们独特的方式：
不是这样，不是那样，那是怎么样？”这是所有作家的疑问，那
是怎么样？有的作家把一直找寻作为不停歇的事业，有的作家
可能会盲目地去坐实这个独特性。

“小麻子”的刘湾镇
与上海显赫的都市形象和那些与之相得益彰的作家相

比，薛舒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来并不那么扎眼，但无疑
是最值得记忆的城市形象搭建者。薛舒是从上海浦东的小镇
成长起来的作家，一个地理上离我们在大众媒体、口耳相传、
幻想与感知中的上海相差很远，但这个地方是行政区域上的
上海，也是人们切实生活中的上海，是谈吐中的上海，是所有
她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地名，即“刘湾镇”的上海。在《残
镇》的创作谈中，薛舒说，我的乡邻们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乡
下”；而黄浦江西边的上海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做“阿
乡”。薛舒的外婆教给她一首儿歌：小麻子，推车子，一推推到
陆家嘴（“嘴”沪语念“子”）。她把这个推着车子去陆家嘴的小
麻子想象成一个货郎，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艰辛，被浦东
人用方言娓娓念叨流传成了一个有着幽默乐观的生活态度的
可爱形象。薛舒在有限的文字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小麻子的忍
辱负重、百折不挠，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本土声息。薛舒说，小
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个赤膊小兄弟。
这是一个群体，他们有着一些发财的梦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
向。他们有着浦东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质朴本性；他们万
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报；他们坚持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他们艰苦得起，富贵得起，勤俭得起，奢侈得起。
这是一种悠久而长远脚踏实地的生活理念，也是一个城市浮
华外表下的浅淡地表，所以薛舒的小说带有一种责任的味道，
带有一种区别而自尊的情怀，所以她才会如此执著于自造一
个“刘湾镇”。

刘湾镇有着她所有的童年和旧日时光的记忆，并且这些
无论美好、沉醉、神秘或者伤痕的时日，如今都在现代化、城市
化的线条时间的反观中得到纸上重生的机会。在《哭歌》中，她
为一种地域民俗传统文化被遗忘而“哭歌”，在《唐装》中关注
制作唐装的技艺式微，《摩天轮》里和谐的农业文明社会在城

市化的进程中开始变化，人情人心都变得躁动不安，那双从摩
天轮里望出去的眼睛，就像从沸腾的人声中抬起的头颅，看到
了众生的世相。薛舒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小镇与一个大
城市的对立、交互的观照，而时间上都有一个突变或者转折的
累积，往往表现为一个青年的回乡扫墓，像《唐装》《问鬼》《小
乔剃头店》等。在这些表现刘湾镇当代变迁的小说中，薛舒不
是一个旧时光的怀恋者，不是一个时代的鼓手，也不是一个冷
漠的讲故事人，她非常坦诚地把自己的热情、彷徨、迷惑、挑
剔、责备、爱与责任都挥洒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甚至不忌讳
那些让作品简单化的倾向。

《唐装》应该是比较有薛舒特色的小说，苏伍带着两个年
轻的儿子回故乡扫墓，他们站在故乡的田埂上，举目四望，寻
找父亲的坟墓。苏伍的父亲苏木乔是当地做国服最好的裁缝，
最擅长的就是做对襟长衫、缎子旗袍和中装马褂，他将技术传
授给儿子苏伍，苏伍后来成为上海服装厂的老技师。父子三人
的扫墓之旅，却以失败告终，父亲的坟墓在拆迁的土地中让后
辈们忘记了最初的位置。苏伍让儿子们回乡继续寻找，儿子却
借机谋划如何开发这片土地。惟一知晓苏木乔埋葬地点的林
家阿婆指点迷津，无奈那里却早已盖上了楼房。不得已，为了
安慰父亲，儿子们伪造了一次迁坟的壮举。子孙们终于达成心
愿，祭奠了亲人，也追溯了一遍家族的缝纫历史。小说的最后，
借着孙子辈们的眼睛，别有意味地点出，“新概念唐装”正大行
其道。现在看来，这是一篇看起来有点主题先行略显简单的小
说，但小说的主要情节返乡扫墓、阿婆指点迷津、开发土地等
却留下了足够的印记，在稍后的《问鬼》里得到了扩展和深化。
而裁缝、剃头匠、鞋匠、给死人穿寿衣的、给人指点迷津的神婆
等特别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活也慢慢伸展开来，像一堆刻意积
攒的故事，试图恢复成它们原来的样子，又努力向这个小镇索
要一种更真实的生活。《唐装》中祖父苏木乔所擅长的做对襟
长衫、缎子旗袍和中装马褂的方式，《鞭》中黄拥军有的那一套
舞动鞭子驱赶猪郎的技巧以及把一根祖传的长鞭挥舞出螺
旋、弧度或者圆圈、甩出阵阵鞭风撕裂空气的场面，《阳光下的
呼喊》里王光辉父亲那样靠缝补缀绱为生的鞋匠生活，都是些
容易让人出神的道具，有意无意地阻挡着对小镇生活更清醒
深入的认识，但这些属于过去时代的道具却定格了一种记忆，
醒目地驻扎在现在的对面，成为一种寄情的方式。

“万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报。他们坚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薛舒说过的这一句话大概可以看做是

《问鬼》这部小说的主旨，这种人生哲学打通鬼与人两界。小说
起源于乔凡谷老家叔叔的去世，这个带着点鬼气的梦中通告，
连接起了乔凡谷的身世和母亲杨淑英知青下乡、返程的历
史。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唐装》的续写，在失去联络 20
多年的老家，“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造城运动之下，

“我”的乡下身份从一个小司机摇身一变成了项目分部主管；
单身多年，终于又爱上了一个女人——乡村的神秘女人，不管
这个女人是否爱我，是否适合让我去爱，我终究爱了。“我”的
突然回家让已经占据房产的堂妹夫疑心重重；房地产公司的
老板因为需要一个男孩，与妻子、代孕女之间展开了血的杀
伐，城市与乡村、欲望与爱的矛盾等等，都需要问鬼，这是人世
的原则无法企及的一个世界，借着这个鬼魅的视角，展示了一
个人鬼不分的世界。作家在小说中总是发出各种疑问，这世
上真的有鬼吗？鬼是什么？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人类的另
一种存在形式？是肉体的精神状态？是虚无？是臆想？是梦
幻？是人类寄托爱和恨的某种情感表达？是永生的灵魂？……
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中，我们很少有这种超自然的表达，这是一
种非常有意味的故事方式，也是一个给想象的世界重新注入
活力的机遇，不过，这个故事因为作家本身太过明晰的理性，
以及种种显而易见的追问，没有让故事像胡安·鲁尔福的《佩
德罗·巴拉莫》那样长久地自然地沉浸在鬼的世界里，也失去

了一个自成风格的机会。

个人记忆与现代人的精神窘境
每一个成长型的作家，都不会轻易丢弃落在路上的珍珠，

他们不断捡拾，擦亮，重新出发，薛舒正是这种类型的作家。
《远去的人》是一篇非虚构作品，但里面的小镇与都市、父辈的
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等等，又有哪一点不是之前小说的遗落？

《远去的人》是薛舒最近写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关
于这部作品的写作缘起，薛舒说：“5年前，我为父亲写过一个
长篇小说《我青春的父亲》，以他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
力而始终努力，5年后的今天，他却在我的另一个长篇里以阿
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身份渐渐远去。他没有读过《我青春的父
亲》，因为虚构，我不敢让他读。如今，他当然不再有能力读《远
去的人》，然而倘若他能读，我亦是不敢给他读的，因为并非虚
构。”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父亲从有意识到缓慢失去意识的
过程，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撕裂记忆、绝望啃噬又还原
煎熬的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一个父女、夫妻恢复
到最单纯关系的生活记忆，疾病把亲人之间的关系锁在最小
的范围内，人性之残酷与无奈开始裸露，薛舒在这里开掘出了
一个作家对自己和他人致为深刻的剖析。除此之外，《远去的
人》还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种病人形象，把精神健康中心的
其他病人，把老龄社会的各种情感问题都赫然地推到我们面
前，固然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之于个人是一种偶然，但“远去的
人”始终是一个永恒的生存话题，《远去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真实勇敢、绝望又充满责任感的作家薛舒，也区别了那些虚
构小说中透露出来的薛舒个人的形象。

薛舒还有一部分小说属于心理小说的范畴，与小镇系列
相比，这些小说似乎推开了现实的一切冗赘，获得了想象的自
由和内心隐秘的释放。《那时花香》里的姚所长救了遭丈夫和
公婆虐待而要跳河的孙美娣，因为妻子对他冷淡而将与救孙
美娣时的肌肤接触无限夸大，渐渐成为一种精神依赖，并期待
着孙美娣再次跳河，以便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第三者》里，
一个偶然在超市认识的女人，絮絮叨叨地跟她讲自己家庭的
第三者故事，她又把这些事情原封不动地转述给自己的丈夫，
直到丈夫离开自己，她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去问问那个女人
该怎么办？这两篇小说都有一个类似的情感结构，一种对他人
的病态般的依恋，这是薛舒所感受和传达的现代人精神的窘
境。这也是一种比较自由而少牵绊的写作方式，从这两篇小说
可以看到薛舒娴熟的笔法与舒展的姿态以及作家更完整的生
活、思想、情感世界。

我们得认识到，“上海”这个前缀在文学场域中是名声显
赫、语意丰瞻、层级多样的词汇，背负拖曳很长的历史尾巴和
文化蹄迹。太轻易地找到文学上的故乡，难逃忍耐不了安全、
踏实和捷径诱惑的嫌疑，但不经内心淘洗锤炼之苦的自在的
文学故乡，很多时候都是误解和简单化。从小镇生活、小镇与
都市的二元结构、都市心态这些偏向分母、公约数的主题到达
单纯分子的路程还有一段距离。

美国南方作家奥康纳在致好友安德鲁·莱特尔的一封信
中说：“就我的思想方法来说，惟一使我避免成为一个地区性
作家的办法是当个天主教徒，而惟一使我避免成为一个天主
教（狭义的）作家的办法是当个南方人。”毫无疑问，奥康纳的
作品有着丰富的南方色彩和天主教原罪说的意识，但她的清
醒之处就在于绝不以天主教和南方作家自居，作品中绝少对
南方往昔的怀恋和彰明较著地宣扬天主教教义。波德莱尔说，
我们的灵魂是三桅船，对于薛舒这样以鲜明地域特色开始写
作的作家来说，奥康纳是一位不错的示范，希望薛舒能找到不
同的互相砥砺的思想资源，在它们的平衡与交错中诚挚地写
出一切。

小镇生活里的上海表情
□项 静

患
上
单
恋
的
人

□

薛

舒

薛舒，女，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上海人。200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暮紫桥下》《鞭》《阳光下的呼喊》
《哭歌》《问鬼》、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等。

与上海显赫的都市形象和那些

与之相得益彰的作家相比，薛舒更

像勤勉的筑路工人，她的小说带有

一种责任的味道，带有一种区别而

自尊的情怀。

不过，太轻易地找到文学上的

故乡，难逃忍耐不了安全、踏实和捷

径诱惑的嫌疑，不经内心淘洗锤炼

之苦的自在的文学故乡，很多时候

都是误解和简单化。

本报讯 近日，鲁迅文学院
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
员 结 业 10 周 年 纪 念 会 在 京 举
行。胡平、雷达、王璇等与“鲁二”
部分学员齐聚一堂，抚今追昔，共
叙情怀。会上同时举行了《恰同
学芳华》丛书首发式。

谈起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
班，可以举出郭文斌、董立勃、张
庆国、徐虹、刁斗、巴一、马宝山等
一长串名字。这届高研班的学员

大多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工
作之余在创作上也成就颇丰。据
介绍，该套鲁院丛书共 41 本，
由敦煌出版社推出，白描作序，
王童主编。其中除有 31 本收录
了“鲁二”学员创作的小说和散
文等作品外，还有 10 本涵盖了
其他班级学员的作品，另有一本
单篇合集《恰同学芳华》同期出
版，可谓鲁院学员创作风貌的一
次集体展示。 （王 觅）

本报讯 中国金融作协一届
四次理事会近日在京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参会代表结合各自实际工
作，谈体会、说问题、提建议，气氛
热烈、坦诚务实，纷纷表示要在讲
话精神的引领下，立足金融事业，
接地气打深井惠民生，跟上时代发
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
生动的笔触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
的优秀作品。

会议期间，中国金融文联副主
席、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作了工作
报告，总结了近年来中国金融作协
取得的十大成果。会议审议并表决
通过增补 1 名常务副主席、1 名副
主席和 13 名理事会理事，审议修
改中国金融作协有关规章制度，通
报了中国金融报告文学大奖赛评
选及 29 部（篇）作品获奖情况。会
议还审议批准了 56名新会员加入
金融作协。

（牟丕志）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12月5日，由
天津市作协主办的李治邦中短篇小说研讨
会在津举行。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
龙、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出席并致辞。万
镜明、武歆、肖克凡、黄桂元等京津两地
的专家学者对李治邦的 10 部中短篇小说
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李治邦的小说故事性强，
打破了雅俗界限，实现了小说技艺的新旧
融合。其中短篇小说的特质是在现实刻画
中向着心理维度开掘，他常将那些分散在
生活中的图景一帧帧集中起来，展现出独
特的“现实”。他塑造了众多的小人物，几乎
每个都真真切切、有血有肉，这得益于天
津的水土滋润、民风浸染和他本人丰富的
人生阅历。其文字不故弄玄虚，不故作深
沉，不无病呻吟，因而读起来轻松顺畅又
接地气。

本报讯 由《小说选刊》《小小
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杂志
社主办的中国·武陵“德孝廉”小
小说全国征文大赛日前在湖南常
德颁奖。

本次征文活动自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征稿，至7月31日截稿，共
收到参赛作品万余篇，最终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这些
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或弘扬
中华美德，或彰显孝廉文化，或揭

露人性黑暗，或鞭挞社会恶习，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对于塑造美好
心灵、树立清风正气有着深刻的
现实意义。

活动中，中国小小说年会同
时举行。与会者对小小说创作进
行了研讨交流，并发布了年度小
小说排行榜，以及小小说十大新
锐作家、十大热点人物和十大重
要事件。

（晓 文）

本报讯 诗人、《星星》诗刊
主编梁平的诗集《深呼吸》、评论
集《阅读的姿势》近日分别由作家
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梁平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诗歌创作，在30多年的诗歌创作
中，无论是想象历史还是记录现
实，他都试图以独特的笔法构建
独属于自己的诗意世界。《深呼
吸》是诗人推出的第 10 本诗集，
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120余首短

诗，其中的诗句深沉而厚重，机智
而隽永。《阅读的姿势》收录了作
者新世纪以来撰写的 50 余篇诗
歌批评文章。这些文章用鲜活而
犀利的语言描述了新世纪诗歌纷
繁复杂的现场情景，及时评点了
当下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诗人诗
作，深入阐释了不少具有本体性
意义的诗学话题，为读者把握新
世纪以来诗歌的发展态势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 （歆 雯）

本报讯 作为 2014 年“深圳
本土原创戏剧节”展演作品之一，
诗人从容的诗剧《隐秘·莲花》近日
在深圳首演。

《隐秘·莲花》以从容的诗作为
底本，融合了戏剧、舞蹈、音乐
等多种艺术元素，以富有动感的
肢体语言去触摸、感知“灵与肉
的搏击”，呈现出神秘而独特的东
方美学。从容的诗歌讲究戏剧场

景，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当这
些诗作被视觉化之后，每一个肢
体动作都延伸出无尽的意境。创
作者运用极简主义的方式，用诗
歌的意境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
舞美设计方面，几何的灯光设
计、方形的木块木车，以及上世
纪 80 年代的老电视机等，为观众
带来了特殊的回忆。

（黄 方）

从容作品《隐秘·莲花》首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携两部剧作来华
参加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日本知名导演铃木忠
志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举办“大师班”。已是 75
岁高龄的铃木忠志显得精神矍铄，他通过亲身示
范讲授了演员表演的“铃木训练方法”，并将自己
的戏剧哲学娓娓道来。

活动现场，铃木忠志手持棍棒敲击地面，一旁
的演员如运动员般做着平移、急停等动作，不时用
腹式呼吸朗诵台词。在他看来，表演是身体和身
体的对峙，戏剧之美就在于它的形状。他的训练
强调静态的美感，强调演员的专注与控制。他谈
到，用麦克风的剧场就不是真正的剧场，演员必须
要用自己的身体发出声音。

在本届戏剧奥林匹克上，铃木忠志执导的《大
鼻子情圣》和《李尔王》相继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
演。在《大鼻子情圣》这部法国剧作家罗斯丹创作
的话剧中，铃木忠志使用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
的音乐，日本演员则用日语叙述台词，充满了强烈
的个人风格和丰富的日本文化元素。《李尔王》
1984 年在日本首演，此后作品被不断修改，力求
展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鲁迅文学院丛书《恰同学芳华》出版

诗人梁平推出两部新作

“德孝廉”小小说征文大赛颁奖

天
津
研
讨
李
治
邦
小
说

铃木忠志携剧作来京

中国金融作协召开一届四次理事会

本报讯 近日，凤凰网影视
文学频道正式上线。该频道立足
于传播华语影视戏剧文化，宣传
推介优秀华语编剧和作品；进行
影视剧、戏剧、动漫游戏项目的
宣传推广、孵化、交易和文学版
权经营。

频道公布了凤凰编剧计划和
首批入选凤凰网特聘驻站剧作家、
频道特聘顾问名单，发出编剧召集

令，志在荟萃优秀创作力量。编剧
邹忆青、徐速、康桥、郑晓阳、颜全
毅、刘笑逸、毕侃明、袁子弹，作家
蒋一谈、赵志明等成为首批驻站剧
作家。俞剑红、丁道希、萧立军、汪
海林、谢柏梁、杨乾武等成为首批
特聘专家顾问。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首届凤凰
戏剧影视文学高峰论坛”。

（熊元义）

凤凰网影视文学频道上线
铁岭市委原副秘书长、政研室原

主任党兴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年12月9日逝世，享年61岁。

党兴昶，1972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

《相思在雨季》《清唱》，散文诗集《组合
风景》，散文集《龙首山下黑土地》《黎
明前后》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辽宁省优秀奖等。

湖南省作协原常务副主席、秘书
长刘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12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刘勇，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文
学创作一级。著有小说集《一面铜锣
天下响》《两面红旗迎风飘》等，诗集

《山歌倒满涟水河》《幸福歌》等，散文
集《我敬周总理一杯酒》等，戏剧集《初
成和细英》等，曲艺集《十绣新农村》，
儿童文学集《两只好看的文具盒》，文
艺评论集《怎样写好短篇小说》等。

党兴昶同志逝世

刘勇同志逝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
所长何西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京逝世，享年 76
岁。

何西来，原名何文轩。1983 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新时期文
学思潮论》《文格与人格》等，论文集

《探寻者的心踪》《文学的理性和良知》
《文艺大趋势》等，散文集《横坑思缕》
《虎情悠悠》等。

何西来同志逝世


